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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装台》近期登陆央视综合频道
黄金档。据悉，《装台》中的刁家村位于西
安市文艺北路，已在 1998 年之后陆续拆
除，如今的刁家村已是高楼林立的住宅
区，没有了城中村的模样。

剧中的“刁家村”，是在陕钢集团西
钢 红 光 公 司 物 流 园 区 搭 建 的 拍 摄 取 景

地，拍摄地占地近 2000 平方米。“剧组按
照 1:1 的比例搭建了一座城中村，村子非
常 逼 真 ，连 探 班 演 员 朋 友 们 都 被 唬 住
了。”演员张嘉益在采访中说。

该公司与剧组及影视文化方合作，开辟
了将重工业与文化事业融合创新发展之路。

（李长庆 薛若兰 康至兵）

《装台》取景地——陕钢红光物流园区

王俊琦王俊琦

父父 亲亲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声谢谢，直到长大

后才懂得你的不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
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
许是离家太久，这几日总是想起父亲。

父亲 50多岁，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每当
那双严厉的双眼看过来时，我经常会不由自主
正襟坐端。平日里父亲沉默寡言，无情的岁月
早早在他脸上刻上了印记，但他依旧用挺拔的
身板和强有力的双手撑起整个家。

小的时候，我调皮捣蛋不爱读书，再加上
家里生意正是起步阶段，父母把我送到学校
就无暇顾及，所以好几次被学校老师请家
长。父亲每次嫌丢人不去，都是母亲负责去
见老师，父亲回家说教，说不了两句没词了，
急了就在我身上打两下子。2003年非典爆
发，家里生意血本无归，导致本不富裕的生活
立刻捉襟见肘。一时间家里阴云密布，天仿
佛要塌下来一般。母亲整日唉声叹气愁容满
面，父亲每天抽着烟一言不发。这时学校又
让买资料，我平日因为怕挨打，不爱跟父亲交
流，先向母亲要钱，母亲说缓一缓，等过段时
间再说。我哪管得了这么多，二话不说直接

躺在地上耍赖打滚，母亲无奈抹眼泪。父亲
闻声赶过来，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话：“起
来！”我急忙站起来反问道：“为什么没有钱，
别人家都有我们为什么没有？”父亲听到后，
扬起手准备打我，我声音颤抖着说：“你要是
今天打我，明天我就不念书了，反正也没有
钱。”父亲手悬在半空中愣了一下，眉头紧锁，
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便把手放了下去。
随即父亲裹了件大衣出了门，过了半小时，我
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不想说话便装作睡着了，
感觉父亲在我的床头站了一会儿，又帮我掖
了掖被角，悄悄关上门退了出去，枕头边多了
一百元。那天晚上，我透过门缝看到父亲一
直在抽烟，很久以后，我才懂得要强的父亲那

晚是怎样放下自尊，张口向别人借钱。
父亲一生很坚强，即使生活再困难，也没

能压垮他。而迄今为止，我所能知道父亲
一共流过三次眼泪。听母亲说，第一次是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听到我在产房里面第
一声啼哭，激动得直流眼泪，第一时间冲进
产房，把我捧起来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用母
亲的话说，“就差跪在地上磕头了。”父亲这
一辈子没读过书，找了好多文化人，翻了好
多遍新华字典，只为了给我取一个好名字。
第二次是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
亲小心翼翼拿着通知书，热泪盈眶，不停地
说好。看到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我一时
无语凝噎，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在

大家吃饭的时候，父亲还是话不多，可是笑
得合不拢嘴，也不管自己的身体状况，喝了
大半斤白酒。平日里从来不夸奖我的父
亲，那天听着亲戚赞扬的话，不停点头，眼
里满满都是骄傲。第三次是爷爷去世的时
候，父亲从操办葬礼开始一滴泪都没有流，
我以为父亲是坚强的。而就在那天，父亲抱
着爷爷的骨灰盒准备下葬的时候，刹那间嚎
啕大哭，哭得像个孩子，不肯松开爷爷的骨灰
盒，众人劝了好久才肯放手。望着瘫坐在地
上浑身无力的父亲，我忽然明白了他这么多
年肩负的太多太多，终究还是卸下了他那厚
厚的伪装。我搀扶起父亲，紧紧抱住他，父亲
说了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儿啊，爸以后喊
爸再也没有人答应了。”忽然看到怀中的父
亲一瞬间老了十几岁，银丝爬满了他的鬓
角，皱纹刻在了他的脸庞，眼神也失去了往
日的神采。脑子里闪现的是：小时候，坐在
他的肩膀上，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好奇；长
大后，总是与他说不过几句话，就转身走
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再没有仔仔细细
看过他的面容。 （陕煤研究院华州分公司）

寒意四起的冬季，北风呼啸过耳畔，冬正
在往深处走去，一年中的四季也将走向末
端。年复一年，日子实在过得太快。

记忆里的冬，是平房老屋里的味道，就像
是放了一年的军大衣，来年再拿出穿在身上
的味道。冬季里母亲爱煮包谷糁，像红薯、南
瓜这些个糯性食物会煮得稀烂，佐食清口咸
菜是最下饭的，我常骑在走廊水泥板上一吃
一大碗。后来，无论是滋啦冒油的烤肉，还是
咕噜咕噜泛起气泡的火锅，再好的饭局都不
及这一碗的治愈，可以说食物承载了我对于
季节的大部分记忆。

儿时的冬天是食物匮乏的季节，但冰糖
葫芦赋予了我们记忆里美食最艳丽的色彩，
可谓是北方冬天最独具特色的“甜品”。金黄
色的外壳里面包裹着山楂，酸与甜的融合，颜
色艳丽多彩，一眼望去甚是美味。那时矿区
大院里叫卖冰糖葫芦的商贩后面必定跟着一
群欢乐的孩童，追着跑出好远，似乎每个孩子
都难以抵挡糖果的诱惑，即使糖外衣里面包
裹着酸酸的山楂。还是喜欢这样古老的冰糖

葫芦，透明的江米纸，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
老人也能吃上一串儿。

小时候不懂鲁迅先生在《社戏》结尾里写
到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
那夜似的好豆，也再看不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是怎样的情愫？成年后才渐渐明白，冰糖葫芦
就像社戏中的蚕豆一样，每天都能吃到，味道
本身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我们吃蚕
豆、冰糖葫芦的心境变了，童年一去不复返了。

人间充满看似坚硬其实脆弱的关系，联
系彼此的纽带也仅仅是各种移动终端。这个
时候最具实感的反而是记忆本身，那些围绕
在一起的笑脸，那些雪夜拥炉的瞬间，那些浸
润在身体里的食物的暖意。

冬往深里走，雪也来过。一个人的内心
通透明亮，祥和与幸福就会随之而来。与雪
对坐，竟生出通透明了之心境。安静下来的
冬日，有了更多与自己相处的时间。雪落得
安静且欢喜，它的生命是在做一场减法。一
件一件卸落，一样一样放下。轻盈的身姿，来
自于内心的空灵。“心容世事而不争，意纳万
物且自明。”不争，是一种智慧。自明，是一种
慈悲。安稳于日子，与一些细小的幸福缠绕。

再宏大的生命架构，都是由一点一滴组合
起来的。河畔上的风，吹过城镇街道，北街繁华
依旧。一些老铺常年出售着与光阴有关的故事。

在一丛旧书中徘徊，发黄的纸张上，文字
清晰可见。日子是过得很快，幸好所有过往
都还有迹可循。过去的，现在的，都在其中呈
现，内心的窃喜，在冬日蔓延。暂且把肉身藏
在书籍成堆的寻找中，寻找着与自己内心契
合的事物，深藏修形，把自己不妥当的言行，
及时剔除与修正。

冬日，与父亲闲叙。他总是用“风雪壮精
神”来激励我。生命中哪里会没有寒冬？风
雪来时，困难处，才是锻炼自己的时刻。行在
难时，忍辱负重，咬紧牙关，内修外调，形成自
己独特的气质。

每个季节都有着自己的气息，每个人都
有着自己的精气神，人活
得就是一种气节。一个有
志向的人，就算是在风雪中，
也会活得精神饱满。
（黄陵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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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的田野上，柿子树是一
种最为常见的树种，它们不择地势，
顽强地生长在村前庄后、田间地头、
崖畔沟岔。一棵棵长满皱纹粗壮结
实的躯体，深深植根于故乡的黄土
地，一棵棵硕大的树冠孤独仰望着
高远的天空，像忠实的战士守卫自
己的边疆，又像年迈的老父亲在寒
风中凝望远归儿女的身影。

特别是村外路边的那棵老柿子
树被我时常想起，它那粗大的根系
像一条黑色的蟒蛇裸露在硷畔的
土壤外，不到两米的躯体上分成
四个树杈一直无畏伸向天空。至
于老柿子树是谁栽的不知道，何
时种下的也不知道。从我记事
起，它就是那个样子，雄伟盘踞在我上学的路边，叶
子长了落，落了又长，年年月月，始终保持着顽强的
生命力。这棵老柿子树在我的心中始终都占据着
一定的位置，每次回家路过这里都会多看几眼。如
今已经入冬，当我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柿子树叶
已经稀稀落落，一颗颗红彤彤的柿子摇曳在枝头无
人问津，只是高空那几枝光秃秃的枯枝告诉我，它
已经苍老了很多。一阵寒风吹过，一片片树叶从树
枝上飘下来，落在地上，望着那一片片摇摇晃晃的
枯叶，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和沧桑，想起了曾
经的兄弟，曾经在这里的快乐时光。

我和他是曾经的患难兄弟，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
代，可以称得上布衣之交，苦也融融，乐也融融。夏
天这棵老柿子树绿叶簇拥，像一把绿色的大伞，罩
着周围好大一块地盘，挡住了如火般的骄阳，凉爽
的老柿子树下便成了我们的乐园，一玩就是几个小
时。聪明伶俐的他在老柿子树上摘片叶子，放在嘴
里一吹，就是一个嘹亮的哨音响彻天际，这种特有
的技能让我羡慕不已。那时他想成为一名行侠仗
义的武林高手，讲起武打片的角色总是手舞足蹈、
绘声绘色、滔滔不绝，梁山好汉 108将如数家珍，雪
山飞狐、神雕侠侣……兴致到高潮时随地捡起一根
木棍，在老柿子树下便是一套“打狗棒法”，左击右
打像模像样，我在一旁傻傻地欣赏。到了秋季，红
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好似一盏盏
漂亮的红灯笼，惹得大伙放学顾不上回家，书包往
老柿子树下一扔。他总是一个倒挂钩翻身“嗖嗖
嗖”第一个爬上树梢，我们一个个站在树下仰着脑
袋指手画脚，享受着从树上抛下来的绝世佳品，反
应木讷的另一伙伴总是被抛下的空柿砸得满脸流
汁，一阵阵爽朗地笑声飘荡在空阔的田野上。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快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
暂。早早辍学的他便告别了那棵老柿子树远离故
土，背上行囊去闯荡外面的世界，为了生活的重担
努力拼搏。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在一个寒冬腊
月大雪纷飞的夜晚，他煤气中毒静静地走了……

在故乡空阔孤寂的原野上，一座孤零零的
黄土堆成为他最温暖的归宿，不远处那棵老柿
子树在寒风中发出吱吱的响声，似在哽咽，似
在哭泣。 （陕钢集团）

12月的黄土梁，一片空旷辽远、荡气回肠的苍黄。
进入冬季，虽有几分绿色，但灰色的苍穹下，粗

野的北风，卷着漫天黄沙，遮天蔽日，到处张扬，那
斑驳的山茆峁上依稀可见往日星影。

我的脚印曾在这儿无限地延伸拓展，把满目疮
痍的泥泞之路走成了一段回忆。眼前这绵延大山，
像一位矍铄老人，在娓娓讲述那世世代代都讲不
完，遗留在黄土梁上的沧桑。山坡下不远处是我曾
经念过的小学，现如今已是一片狼藉，老气横秋的
几间砖瓦房歪歪扭扭支撑着，往日里拼接的几堵土
墙早已被人攉去了几个缺口，唯有门口的几棵碗口
粗的柏树越发苍翠，彰显了它在冬天所有精气神。

太阳快下山，我坐在山坡上，思考着什么是黄土，
打量着行走在大地的人们，听着耳畔的风和顺风飘
来悠悠的信天游，不知是来自那个弯弯绕绕的山道
里，还是一马平川的大路上，“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
兰格英英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儿……”土到掉渣、美到撩人，这是黄土梁上最原始
的气息。放羊老汉周身布满沙尘，衣襟随风摆动，干
裂的嘴唇叼着烟斗怡然自得地圪蹴在那黄土梁上，
嘴里不时叭叭作响，青白色的烟雾缭绕周身，一阵风
吹来，支离破碎。他们或许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
活，适应了这样的环境，这是属于他们的现在，更是
这片萧瑟、荒凉的黄土梁在漫长的时空里所形成的
固有风土人情。想象着曾经自己也在这片贫瘠的
土地上漫长寻找，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方向。

山涧上的清瘦树枝如老人干枯的手，伸向昏黄
的天空，清冽干燥的寒风中，漫山遍野的蒿子仿佛
一点就着，脚下的这片包含沧桑与乡愁的热土，苍
茫浑然，接地连天。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底，但是看
不出与往常日子的半点区别，对面的山岗太安静
了，完全不是想象中，风卷着黄沙和秧歌锣鼓翻飞
的热情与躁动。在这孤寂的世界里，我期望生活的
场景无比热烈，浓墨重彩的对联贴门沿，妇女们说
笑着把窗花剪，火红的灯笼照亮了塬，肥美的宰羊
饭锅里翻，飞舞的烟花映红了天……日子啊！就像
这岁月的年轮碾过黄土梁一般，经历着一年四季的
轮回更替，但是铭记在心里的往往是多一份沉淀少
一分不安。有些经历看似平常，却能把人生丈量；
有些过往看似恓惶，却能指明奋进的方向。

我躺在梁上将灵魂融入了这片纵横的沟壑
里、绵延草莽中、断裂的岩土上，我爱这片土地，没
有一片绿叶可以采摘，没有一朵鲜花可以亵渎。

（运销集团港口办事处）

我的黄土梁
曹延鹏

日子流转到冬月，西北风刮得
呜呜响，平日清冷的乡村却热闹
起来了。

村西头的二小子，领回个南方女
子，年节准备订婚事。村东的三丫
头，身后跟个帅小伙，说是要让爹娘
把把关。一同出去的三娃婚事没动
静，金贵两口子眉头就蹙成了一疙
瘩。晚上，金贵躺在炕头磕了下烟锅
说，孩儿大了，该撒话了。三娃娘撩
着围裙点点头。

乡村的婚事要动了。
撒话，属关中方言，是繁复的婚姻

仪俗中的发轫环节。有告知、动员、广
而告之的意思。核心是“我家儿子打工
回来了，有合适的女子给穿通一个”，
或“我家有女初长成，该找婆家了。”乡
村里长大的人，都见过撒麦种。一把
麦籽抓在手，力道要匀，心气要稳，挥
撒时先半开再全抛，滑脱的籽种会随
着优美的弧线，雨滴般落在泥土里。

“撒话”和撒种一样，是个技术活儿。
也要有远有近，四下布局，十面埋伏。

自由恋爱时兴多年了，但必要的牵线搭桥还是很管
用的。

撒话的是主人，跑腿的是媒人。然而撒出的话，不
是落地都能生花。德行好，说媒的人门前排成队。人
品差，乌鸦说成白的都没戏。有生产队时，二婶手腕利
落，放工回家，不是顺手揪把苜蓿，就是给大襟袄里揣
几团棉花。好几次被看护的人捉住了，脸面灰塌塌的
没光亮。等到儿子大了说媳妇，她手脚不干净的旧事，
把几门看好的亲事都搅黄了。那娃娃倒争气，当兵挣
下个军功章，城里的姑娘都看上了。花姨嘴唇薄、颧骨
高，骂起男人嘴里像吃了辣椒挂了刀，是个麻糜不分的

“惹不起”。她家女子大了也没人来提亲，起初她满脑
子冒问号，等到明白了曲折，不但改了瞎毛病，逢人有
了笑，还推着老婆婆逛集看大戏哩。

婚姻不是儿戏，撒话定要讲实诚。乡里有句话是，说
媳妇夸富贵，娶媳妇告艰难。订婚前，男方为了引得凤凰
来，晒钱炫富不足奇，但也不能舌大口阔，满嘴跑火车。
被戳穿了，毁了一门亲。若是结婚了，就是个苦果。闲人
的嘴、媒人的腿，属两不趔辙、不靠谱。但主家要稳住砣，
不能打诳语。铁头叔的兄弟在县上当局长，谁碰上个糟
心事，他的口头禅就是，有啥愁烦的，我到县上给你二叔
说说去。你还别说，还真有几件事办成了。大家一夸赞，
铁头乐得眉眼堆笑，摇头摆尾的。儿子相亲那天，他拍着
胸脯给准亲家许愿说，女子进了门，十指不沾阳春水，脚
穿皮鞋不沾土，让他叔给安排个坐凉房间的好差事。可
媳妇娶进门，他嘴上像挂了锁不吭声了。媳妇噘嘴吊脸
子，儿子也怨爹放了空炮。宝娃哥也爱咧大嘴，撒话时牛
皮吹得牛都想哭。亲家抓住话茬儿，彩礼来了个狮子大
张口。婆姨气得又是跺脚，又是眼瞪，他这才发觉话说冒
飙了。想改口，儿子不依，只好蔫巴巴出门借钱去了。

话撒了，等待是个焦心事。这比不得撵兔逮鸡娃，
眼窝尖、手脚快、有力气就行，没耳没把的，不好挖抓。
娃们回家的日子有期限，爹娘就掐指头算计着，看有几
人上门提亲了。晚上定下神，还要比对分析着，看那个
门当户对正合适。高不成、低不就，勉强扭下的瓜也不
甜。当然也有例外。三丑娶得媳妇貌若天仙像朵花，大
家弄不懂女娃子看上了他哪一点。有人问三丑，三丑
说，鲜花插在牛粪上长得旺嘛。知己的人明白，三丑脑
子活，心眼多，干加工、包工程、运砂石，把苦下了，把钱
也挣了，强过那些好看的“小鲜肉”。这新媳妇也不当甩
手掌柜的，又数钱又算账，夫唱妇随乐呵呵的。

年节是婚恋黄金季。前几天，我见金贵叔迈着方步
唱秦腔，露着白牙笑嘻嘻的，打趣说，叔，三娃的婚事有
着落了？金贵叔说，嗯嗯。腊月初九是个好日子，来喝
喜酒哦。走近我，他还压低声音炫耀说，年后三娃就要
和对象结伴打工了。这小子啊，也不多陪陪我和他娘，
媳妇没进门耳朵根就软了。听话听音，我知道，三叔这
是因为儿子有出息、有志向了高兴。 （运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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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里秦川之陲，数千年古都
之濒，同沾药王之气，占据阡陌之
心。追思千载，文明灿烂；俯仰宇
内，人杰地灵。50年前，七十年代，
石川河畔，人才汇聚，陕焦之先行开
拓者，辞父母，别妻儿，支草棚，垒锅
灶，顶风冒雪，九转功成，填补西北无焦化之空白。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溯昔始建至今，几经波折沉浮，然焦
化儿女，誓与日月，无薪能守，无酬能留，谋计困局，思变图新，
制玻璃、建发电、扩产能、延链条，挽危墙之欲倒，扬浩波而不
落，致力久远，功莫大焉。

至若公元2016年，市场低迷，债务高垒，成本倒挂，供大
于求。然其临危受命，率众奋发，克重阻，抓机遇，推改革，强
管理；从限焦扩化，到焦化并举，煤焦化电材贸，齐头高歌猛
进，终结经营单一，创造历史之最，扭亏为盈，华丽转身。

荀子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
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于是，继其度艰难，稳增长，图
创新，遂华羽丰满，文章始成，道德积厚，企化畅通，破长夜之
茧而为蝶，化北冥之鲲而为鹏，征程万里，翼渺云天。故陕焦

航母，蔚为壮观，乘风破浪，昂首云
端，携手黄陵龙门，焦化产能之冠，
临铜川而立广盛，入耀州而设凯元，
赴重庆而建能投，扩贸易设立舟山，
陕煤入渝，盘活资产，战略合作，融合
发展，科研投入，成绩斐然，进军新领

域，多元化发展，科学规划，百年筹策，定鼎而立。而如今，资产
营收突破双百亿元，“陕焦牌”商标，驰名国内，主导产品，远销
海外。质量认证，颔首全域；美名享誉，远播遐邦。

今观我陕焦，感之于国者，故能赴国之难，疫情防控，无一
感染；感之于民者，故能待民以诚，工匠精神，质量严管；感之
于员工者，故能心系员工，薪酬改革，福利满满。况其穷则善
身，达则兼济，安全生产以重生命，环保提升以报自然，循环利
用，持续发展，国企担当，责任为先；缔造精品，质量奠基诚信
之帆，回报社会，金秋助学成为典范，消费扶贫，小康路上结为
同伴。凡百种种，不能尽举。握瑜怀瑾，载厚德而功不争；坦
荡包容，存大善而名不竞。争流百舸，道法自然。

吾，数尺微命，公元2010年，时逢初夏，幸遇高人指点，欣
入明企，至于今日，已足十年矣。时恰逢50华诞，心澎湃而难
平，愿基业长青，展百年宏愿。 （陕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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